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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义田碑记》现立于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柳行小区文

化礼堂柳行民俗陈列馆内，右侧及底部遭毁坏。残碑高194

厘米、阔108厘米、厚12厘米。勒石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

月，为宁波府定海知县李青发布的关于处理子盗父捐义田

之事的告示。原石缺失碑文根据民国《定海县志》册2《财赋

志·公款及公产》录文补全，但与原石尚存文字对照，发现县

志录文有漏字、讹字现象。

因文字甚多，书丹者写错行，刻工遂错刻第25至26行，即

又重复了一遍以下文字：“余息照旧散给穷民，毋许外人干

预其事，并将金陆二姓捐田济贫，以及买主情愿退田归义缘

由，竖石刊碑，以杜谋盗。取具碑摹送查，余已悉，此缴。原详

并发，并饬将薛廷章所收三十九年并四十年租谷，给还金管

书、金汉书，收贮赡贫，一面选择殷实之人，协同金管书、金

汉书经理收租济贫外”，成了重出文字。

其碑文如下：

（尚）义田碑记
渊特授宁波定海县正堂尧加三级记录五次王为父捐冤子盗

等事遥 乾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袁蒙渊特授宁波府正堂尧加
三级记录五次徐宪牌袁奉特授浙江分巡宁绍台尧兼管水利海
防兵备道冤加一级记录七次梁批遥 本府呈详核议袁得定海县
民夏元仁呈告袁金管书尧金汉书渊之祖父金炉乐善好施袁雍正
四年将己户七拾亩田租捐出袁每年底散给穷民袁雍正八年奉
文劝捐冤社谷遥 金炉之子金惟璜呈县袁将此田停赈三年袁可得
租谷三百石归于社仓遥 并请于三年后袁渊即将此田另立户名袁
永为义田袁 赡济穷民遥 陆子才之父陆元一亦呈请捐田三十
亩袁附入金冤惟璜捐田袁合成一百亩袁共勷善举遥

经前县黄令详奉 渊督抚二宪批饬 袁给 冤匾奖励 袁并勒碑
永为义田在案遥田仍金陆两家分管袁收租赈贷遥嗣金惟璜与
弟金惟瑾分居 袁惟璜 尧惟瑾相继亡故 袁渊其义田遗伊子及陆
子才等承管遥 至乾隆三十二年 袁金康侯贫乏袁冤借欠官谷无
还袁请卖义田十亩遥前县何令批准出售袁金康侯弟兄藉有县
批 袁即将义田七十亩卖于徐振华 尧钟朝宗 尧顾锡三 尧张茂
渊华尧杨行先尧顾加正尧徐魏氏尧吴有伦尧王学易等为业袁共得
银冤百一十二两九钱袁钱三百一十 尧七千三百五十文 遥 陆子
才效尤袁亦呈县将父捐义田三十亩卖于方隆兴 尧薛良才 尧蒋
兴文管业遥

徐振渊华欲起田自种 袁夏元仁不甘袁奔控 冤宪辕袁蒙前道
宪潘批饬该县录案详覆批府核议毕袁 府提案察核袁 有供无
断遥 批饬议详据前县段廷瓒讯明盗卖情由袁各买主渊情愿退
田袁归义学以为师生膏火之资遥 卑府查此详冤奉各宪批饬袁永
为义田袁赡济贫户袁未便擅废义学遥 批饬妥议袁经前县孙发槐
改议袁仍归义田袁并请将徐振华等归还义田袁勒石以彰善渊举
等情袁正在核转间遥 又据金管书尧金汉书以金康侯卖于徐冤魏
氏田十六亩七分零袁已于三十八年赎回 袁收租赈散穷民 袁又
被薛廷章谋买等情袁赴府呈告袁复饬查覆遥

兹据孙令查明金管书等袁渊闻前县详请田归义学袁因金康
侯卖于徐魏氏之田袁原非绝冤卖 袁田价甚轻袁希冀赎回 袁仍归
金捐义户袁以为己业袁官不能概充义学遥 随于三十八年向徐
魏氏赎田袁收租散给穷民遥 金康侯因卖于渊徐魏氏之田价轻袁
不知已经金管书尧金汉书赎回袁复卖于薛冤廷章袁得价银一百
五十两尧钱八十千遥 收租管业嗣经金管书等赴县呈告袁薛廷
章情愿议价退田归义袁田租未追还遥 金管书等赴府呈渊控等
情袁详覆前来查律袁载盗卖公田一亩袁笞五十袁每五亩 冤加一
等罪袁止杖八十尧徒二年袁官田加二等 遥 又例载子孙盗卖义
田袁照盗卖官田律治罪各等语遥

今金康侯与弟金与参尧金济川各卖渊父置义田袁系呈明该
县批准售卖与盗卖有间 袁除卖义田之 冤陆子才已经身故不
议外 袁金康侯卖田虽因家贫欠粮 袁呈县变售 袁究属不合 袁照
不应重律 袁杖八十 遥 金与参 尧金济川因兄卖田 袁亦各卖数
渊亩袁均有不合袁俱照不应轻律袁笞四十遥 买田之徐振华 尧钟

朝冤宗 尧顾锡三 尧杨行光 尧薛廷章 尧吴有伦 尧王学易 尧方隆兴 尧
薛良才 尧蒋兴文等 袁虽明知义田不应承买 袁但因金康侯 尧陆
子才呈县批准售卖 袁随各 渊承买 袁多寡不一 袁今已让价退田
归还义户袁情尚可原袁均请冤免议 遥 金康侯等事犯在乾隆四
十一年五月初一日钦奉恩诏以前 袁 所拟金康侯等杖笞罪
名袁应请宽免遥金康侯等现在赤贫陆子才久已身故袁所得田
价均请免追充公遥

金管书尧 金汉书赎田归义 袁渊尚有不没祖父好善之志 遥
徐振华等退还共计田壹百亩袁仍归冤义户遥饬县选择殷实端
方之人袁协同金管书尧金汉书经理收租完粮之外 袁将租息照
旧散给穷民遥 仍将徐振华等退田归义情事 袁勒石 渊立碑 袁以
垂永久遥 陆元一捐田叁拾亩袁经伊子陆子才全数 冤售卖 袁已
与陆姓无涉袁毋许陆元一子孙干预其事 遥 薛廷章所收三十
九年并四十年租谷 袁应如县议 袁给还金管书 尧金汉书 袁收贮
赈贫遥 夏渊元仁已经退田袁应毋庸议遥 各契饬县涂销袁何尧庄
二令擅 冤将义田批准变售 袁甚属不合 袁但久已去任 袁请免揭
参袁无干省释袁是否允协袁理合粘连原奉 袁详批核覆袁伏候宪
台核示袁以结尘案遥

奉批 渊查金陆二姓捐田济贫 袁经前县详奉冤各宪批饬奖
励袁并令勒石袁永远为义田袁与公产无异遥 该子孙擅自变卖袁
徐振华等均各承买袁本应按律重惩袁既据讯明各业主并非知

渊情袁故买业已退田归义袁情尚可原遥 且事在冤恩赦以前袁从宽
免究袁仰即饬县选择殷实之人袁协同金管书尧金汉书经理收
租袁除完粮外袁余息照旧散给穷民袁毋许外人干预其事遥 并将
金渊陆二姓捐田济贫袁以及买主情愿退田归义缘由竖石刊 冤
碑袁以杜谋盗遥取具碑摹送查袁余已悉袁此缴遥原详并发袁并饬
将薛廷章所收三十九年并四十年租谷袁 给还金管书尧 金汉
书袁收贮赡贫袁渊一面选择殷实之人袁协同金管书 尧金汉书经
理收租济贫冤外袁余息照旧散给穷民袁毋许外人干预其事袁并
将金陆二姓捐田济贫袁以及买主情愿退田归义缘由袁竖石刊
碑袁以杜谋盗遥 取具碑摹渊送查袁余已悉袁此缴遥 原详并发袁并
饬将薛廷章所收三十九年并四十年租谷袁给还金管书尧金汉
书袁收贮赡贫袁渊一面选择殷实之人袁协同金管书 尧金汉书经
理收租 冤济贫外袁所有金康侯等盗卖各户田亩 袁已据各买主
愿退归入尚义遥 田户内输赋袁其字号尧土名尧亩分开列于后袁
合行发刊袁以杜谋盗袁为渊此袁仰原捐金管书尧汉书董事尧戎佩
兰尧陈上升遵照刊刻袁冤并宪批事宜袁务须实心经理袁毋得始
勤终惰袁致蹈前辙遥 俾盛事得以昭垂永久袁因勒诸石遥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

根据碑文，金管书、金汉书之祖父金炉乐善好施，于雍

正四年（1726）捐出 70亩田租，每年底散给穷民，雍正八年

（1730）又准备将租谷捐入社仓。社仓用于救助饥民的粮食

为民间自筹，其管理主要依靠民间乡绅而非官府，但需向官

府备案以取得合法保护。金炉之子金惟璜呈县，将70亩田停

赈三年，即不再于年底将租谷散给穷民，可得租谷300石归

于社仓，并将此田另立户名，永为义田，赡济穷民。义田为乡

村社会公产，强调“舍利取义”，是社仓的配套设置，以维持

义仓的有效运转。义田招殷实佃户租种，按年交租，纳入社

仓，社仓为穷民提供的是借贷而非救济，所借粮食偿还时须

支付利息，又可使仓储永远充盈。金惟璜请设义田之善举，

得到陆子才之父陆元一的支持响应，他亦呈请捐田30亩，附

入金惟璜捐田，合成100亩义田。

前知县黄绍泰奉上级批饬，给匾奖励，并勒碑规定此百

亩田地永为义田，登记在案。义田须以公产的名义向官府备

案，由置田者及其后代专人专管，这百亩义田便由金陆两家

分管，收租赈贷。随着金惟璜、金惟瑾相继亡故，义田由其后

代金康侯弟兄及陆元一之子陆子才承管，到了乾隆三十二

年（1767），因金康侯贫乏，借欠官谷无还，就打起义田的主

意，向官府请呈卖掉义田10亩，竟得到时任何知县（失名）的

批准。金康侯弟兄藉有县批，将祖上所捐70亩义田全部盗卖

与9人，获大量财银。陆子才亦效尤，将陆家所捐30亩义田卖

给3人。

义田属于乡村公产，任何个人不能侵占，但是不肖子

孙吞噬义田的行为又屡禁不止，使公有经济遭受破坏。为

此，地方官员上奏中央要求加强立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

在清律中便增加了“盗卖义田”条例，即《大清律例》卷 9“盗

卖田宅律文”第6条例文，明确“盗卖义田，应照盗卖官田律

治罪。”官府向上级请示，各买主情愿退田，归义学以为师生

膏火之资，因金康侯、陆子才呈县批准售卖，各买主已让价

退田归还义户，情尚可原，均请免议。判金康侯照“不应”重

律，杖八十；金康侯之弟金与参、金济川照“不应”轻律，笞四

十。“不应”为法律名词，谓非有意犯罪。陆子才已经身故，不

再追究，义田已与陆姓无涉，其子孙不许干预其事。前知县

何（失名）、庄纶渭擅将义田批准变售，甚属不合，但久已去

任，请免弹劾。

后经合议认为，金康侯弟兄犯事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初一日“恭上皇太后徽

号册宝”恩诏大赦天下之前，所拟金康侯等杖笞罪名，从宽

免究，金康侯等现在赤贫，陆子才久已身故，所得田价均免

追充公。定由金管书、金汉书管理义田，并选择殷实之人，协

同经理收租济贫等事。最后将义田制度刊刻石碑，警示后代

严格遵守，以保护这种民间慈善制度。

第一次去金华就遇上了暴雨。雨势又猛又疾。

踏上下午1时多的班车，舟山的阳光还像许久未走动却

突然来访的远亲，陌生中夹着熟悉的热情。刚驶上跨海大

桥，天立刻变了脸，阴沉、愠怒。灰色的云，参差交错，不断变

幻。一团团，一朵朵，或浓厚，堆积成小山；或稀薄如丝，似撕

扯后的碎纸条，它们被驱赶着，翻滚着，极速前进。

云层越压越低，挤出几颗掷地有声的雨点，“叭”的一声

闷响，一头撞在玻璃窗上，软趴趴地往下流。经常在乡下见

到农家娃，玩得一身泥巴一身尘土，脸上脏得只剩两只乌溜

溜的黑眼珠，回家之后挨打，哭得稀里哗啦，两行清泪横冲

直撞，在黑污的脸蛋上冲刷出几道白色的道道。雨点儿砸在

车窗上也是这般模样。

车子急速往前，天暗得毫无征兆，一下子猛然罩了下

来，心突然一慌，仿佛被什么禁锢住了。啪嗒啪嗒的雨点紧

锣密鼓，斜斜地砸在车窗玻璃上，瞬间黑乎乎的天地间悬上

白茫茫的雨幕。车窗上的水痕密集凌乱，像白色的蝌蚪拖着

长长的尾巴，又像刚孵化的小蛇，惊慌失措，疾速流走，相互

交织。

闪电伴随着雷声，撕裂沉沉黑暗，冲破雨幕，蛮横暴躁，

仿佛几百吨的炸药突然在耳边爆破，大地随之战栗了下。震

耳欲聋的雷声中，闪电像一条条吐着长舌的火蛇，在无边的

夜色里流窜，所到之处，电光火石。

车内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连呼吸也都是清浅的。磅

礴的雨声，车轮碾过路面的摩擦声，隔着车窗，强势地传入

耳中。

原定五个小时的车程，因着这磅礴的雨势，硬生生延长

了一个多小时。靠在陈旧的座椅背，脊椎骨和尾椎骨抵着座

椅里的弹簧，金属与硬骨之间较量的后果是骨头刺挠般的

疼痛。迷迷糊糊睡去，又迷迷糊糊醒来，雨势没有减弱的迹

象，看样子，这一夜都不会消停了。

车子穿过黑沉沉的夜色，穿过白茫茫的雨幕，穿过一个

又一个城市，陌生的风景一晃一闪而过。贴着车窗玻璃，望

见镶嵌在山林中的零星灯火，雨洗后发亮的树枝，办公楼里

通明的灯光，忽明忽暗的路标，逐渐空旷的道路，呼啸而过

的车子，怔怔地想着未知的前方还有多远。

我向来随遇而安，哪怕背起行囊孤身一人穿越山海，也

不觉孤独。这次一反常态竟然有隐隐的焦虑，可能是因为没

完没了的雨，无边无际的夜，刺激了掩藏至深的不安。

路上不断有人下车，车上最后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个

人。车上的人跟司机热烈地谈论着，我试着从陌生的乡音里

断断续续捕捉跳跃着的熟悉的字节。这几个人都是金华本

地人，来舟山旅游后回家。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海鲜，海鲜中

提到最多的是螃蟹。从螃蟹的价格品种口感聊起，我百无聊

赖，索性支起耳朵吃力地过滤组织音节，竟然也听懂了大

概，以此权当作无聊旅途中一件有意思的事。

不知不觉，雨势已减，目的地也快到了。有几位跟司机

熟稔了的乘客，临时要求在浙师大下了，我也随着他们下

了车。

这时已是夜里9时多了，路上寂然，车子寥寥。与我一起

下车的中年夫妻，得知我是从舟山过来，热情地邀请我坐他

们的车走，把我送到宾馆。我微笑着谢绝了。

一个人站在浙师大门口，望着校名匾额出神。校门口有

棵小树，昏黄的灯光透过斑驳的枝丫暗影，温柔地笼罩着

匾额，“浙江师范大学”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细雨柔软

的夜色中莫名亲切。伸缩门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二辆车子，

没有人影，夜已深。我走过去，离一所闻名遐迩悠久的大学

再近些。举起手机，休了与它合影的念头，最后拍了匾额。

我想，在这一刻，我的心已经与它合过影了，更确切地说与

一所大学的文化风云际会。呆了好久，想说的话，想表达的

心情纯粹又杂乱，欣喜、激动、意外，各种情愫糅合在一起，

波涛起伏。

站在校门口，再次望了望，左边的路一望无际，右边的

路也不知通向何方。此时此刻，我格外平静，所有焦虑被一

一熨平。寂静的夜里，心中竟然没有身处异乡为异客的孤

独，仿佛这个地方我来过无数次，许是在梦里，或在哪个执

念里。

雨停了，夜愈深了，拉着行李，从容地坐上车子，车轮滚

滚，穿越明晃晃的街道，穿越无边际的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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